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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办？我想着。如果，在村里，我可以一口唾液
吐过去，或者一耳光扇过去。当然，村里也没人敢轻易冒
犯我。毕竟，我的家族在村里还说得上话。然而，此时，我
是在往甘孜县的路上。周围全是陌生人。如果，我冒然用
村里的方式回应，势必会有一场打斗。最终吃亏的，一定
是我。我想了一个办法。邻座有文化，他能听懂我所说。
我可以通过表达我的愤怒，而让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邻座收回了他的手。我大声
说，“没想到，这个世上坏人这么多。表面装好人，背后做
恶人。”我的话，得到了后排小伙的回应。“对，那些人太
不要脸。”他也大声说。估计，邻座对我的所做，他看到
了，也明白我想做什么。一同出远门，他愿意帮我一把。
小伙的话落后，我的邻座脸红了。看到他的脸色，我知
道，他清楚了，我并不接受他的行为。就那样，在后排小
伙的帮腔下，我站着，好好说道了一阵。直到我的邻座脸
色红了又红，我才坐下。之后，总算没有了令我难堪的
事。

车进入了甘孜县境内。我仿佛一下置身于海洋。车
窗外，暴雨遮住了山梁，遮住了地平线，甚至遮住了近在
身边的一切。客车，成了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此时，我明
白了，高原，不仅是高的，还是大的。它和村里、和成都，
完全不一样。我从小生活的村子还有我曾到过的泸定的
村子，无论大小，都是能一眼看到头的，以至想离开，去
远方。而成都，尽管是大的，但高楼却充斥着空间。那样
的地方，是热闹的，但我的心却难以在那里跌宕起伏。

在我胡思乱想时，车停了，到甘孜县城了。车上的
人，迅速地像一条鱼，消失在了暴雨中。我的邻座溜得尤
其快。从此，那一车人，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他们仿
佛只在我的梦里出现过。

毕业

回到学校，好些天，我才清楚了自己身在何处。
抵达甘孜县城时，已是傍晚，夜色笼罩着甘孜县

城。算了算时间，足足走了12个小时左右。路途，的确
遥远。坐了一天的车，我也累了。当晚，在和几个事先约
好的朋友短暂见面后，就休息了。等待第二天早上，细
致地感受甘孜县城。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在了甘孜街上。那时，我仿佛行
走在汉代的某个地方。没有高楼，也没有成都或康定那
样放着音乐扯着嗓子喊的叫卖声，我曾去过的地方，和
那里似乎没有一点关系。不过，那里不是萧条的、衰败
的。那里的房屋，虽然不高，且随处都可见到泥土的墙，
但那些房屋都有着鲜艳的颜色。黄色或酱红色，装点着
房屋。有了那些颜色，当太阳升起时，即可感到一种活力
洋溢在街上。和我曾路过的八美镇不同，甘孜县城的大
街上，有不少的人。那样的热闹，和成都不同。是可以让
我的心温暖的，而不是烦躁的。也许，有此观感为基础，
走在街上，我可以感到一种欢乐的潮流在人们中流淌。

那天，除了县城，我还去了县城外的青稞地、白杨
林、白塔林。当行走在这些地方时，出乎意料的，我不仅
没有一点高原反应，且难言的激动在我血液里流淌。我
明白了，这正是我所向往地方。我下定了决心。我对恋
人说，我要去甘孜。

临近毕业了，学校里的情侣们，都在考量着前景。能
否在一起，忧愁着每对情侣。那时，已有人为了爱情，不
要了工作，坚决地到了另一个城市。我的一个师姐，就是
那样。原本，她是中文系的才女，可为了能成全自己的爱
情，她没有要学校分配的工作，而是跟着男友到了雅安，
做起了卖衣服的生意。

我没有他们的忧愁，只有分别前的难过和珍惜。因为，
我和恋人都清楚，毕业就是我们踏上不同道路的时候。

大二的一天，我正在校园湖心亭里看书。一个少年，
坐到我的前面。少年，有浓厚的地方口音。他说话，需要
仔细地听。那天，一只蝴蝶恰好飞到我的身上。少年，趁
机找到话头，和我聊了不少。不过，因少年的口音，有些
不太听得清。那天，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回寝室后，
才从室友那里了解到，他就是学校里被不少女同学传说
的风云人物。那之后，少年时不时来约我。我也愿意和他
相处。青春，该有一场恋爱。少年，是我心中恋人的模样。
我们在一起了。他对我讲着他的过往和对未来的打算。
我也告诉了他，将来要做的。那时，写作，已是必须的了。

当11岁闯进文字的世界后，我就离文字越来越近。
进入初中后，一个从外面转学来的姑娘和我成为好友。
她随时写作，一旦灵感来了。有时，身边没有本子就将句
子写在自己的大腿上。她的大腿，常是蓝黑色的。和姑娘
的交往，更刺激了我写作的欲望。我也不停地在本子上
写着。在写了不知多少练习本后，我的文字终于在大学
的校报上变成了铅字。得到读者的肯定，我更渴望写出
属于自己的作品。

写作的激情，催促着我。我需要燃烧。在燃烧里，绽
放生命的文字。心底里，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是我该做
的。遥远而陌生的美，正是点燃我血液的火把。到甘孜
去吧，去我渴望的远方，去写作。我决定了，毕业后到那
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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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这位国家三线建设者名叫
邓火生（1945—2022年），出生于紫河村
下堡子一户农户家。《邓氏族谱》第29页
备注栏记载“父亲吃鸦片，无法过日，被
卖烹坝”。被卖后，邓火生跟义父姓，改
名辜九江、辜正中。成年后，他到了毛主
席曾最关心的地方之一，参加了当时国
家保密的三线建设。

父亲爱大烟，胜过爱幺儿

1945年，邓火生出生。在他出生后
不久，一天，父亲邓元文到下田坝张家
坟修水磨房。当他钻进水车石龙窝时，
突然塌方，石头砸断了他的脊椎。经过
抢救，邓元文保住了一条命，但从此落
下重度残疾。他弯着的身躯，如同背了
口铁锅。受伤的脊椎常疼得他日夜难
眠，坐立不安。好心人建议他吃大烟镇
痛。于是，邓元文在上堡子黄成富烟馆
试了几次，烟土镇痛“立竿见影”。从此，
他迷上烟土，不管脊椎痛不痛都吃。没
钱进烟馆，就把好田好地当给沙坝天主
教堂，由此，害得全家穷困潦倒。屋漏又
遇连天雨。邓火生一岁零三个月时，生
母刘氏右腿生疮。那时，缺医少药，刘氏
面临生死关头。邓元文见自己烟土快要
断膏，妻子也无钱医治，家道难以为继。
他盯着哭闹不得安宁的幺儿邓火生，心
里盘算起来，不如把幺儿有偿抚给（卖
儿子）有钱人家当义子。一来，自己烟土
又有着落；二来，减少一张嘴吃饭；三
来，妻子能静下心养伤。此外，幺儿一旦
被卖到有钱人户，就“从糠堆堆，调到米
堆堆”，吃得饱饭，饿不死。于是，他不顾
亲情，托人四处寻找买家。如此，也就有
了《邓氏族谱》上的记载，邓火生因“父
亲吃鸦片无法过日，被卖烹坝”。从此，
母子、兄弟天各一方。后来，邓火生给兄
长讲，当年父亲以20两银子将他卖给辜
伯勋，并被改名为辜九江。

1950 年 3月泸定解放。1951 年土
改，邓元文一家被划为贫农，分到14.4
亩田地，并从茅草屋搬到政府没收的富
农家的两间瓦房里。邓元文大烟鬼的帽
子，在农会干部、民兵组织的强行禁烟
中摘掉。他的大儿子邓明亮，参加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三儿子邓明清上学读
书，后来考进甘孜师范校，成了一名小
学教师，全家逐渐摆脱贫困。安隐的日
子让邓火生母亲始终抹不去心中对幺
儿的牵挂。每次，三儿子邓明清回家探
亲时，母亲总重复说，在她有生之年，一
定要见到幺儿子一面，否则死不瞑目。

寻亲，母子、弟兄重团聚

岁月斗转星移，一恍到了1982年。
也许是血脉相通的感应，此时，在泸定
县城某机关工作的邓火生三哥邓明清
获悉幺兄弟从外地回到烹坝辜家寻亲，
激动得难以抑制。他急忙赶汽车到了烹
坝，在熟人引领下，兄弟二人见面。简短
交谈相认后，兄弟二人牵手上了车，回
到县城。哥在前带路，弟在后，一路有说
有笑，过了上下河独木桥，俩人手牵手
移动脚步走过漩水湾、九步坡、闶头岩
险段。幺弟说，当年，他在大哥背上抗命
哭闹不停；一双小手不停拍打大哥头
部，抓扯大哥头发；一双脚，用力猛踢大
哥脚弯子，对山路毫无印象。黄昏时分，
到了家门口，邓明清先对坐在门口凳子
上满头花白头发的母亲喊了声“阿
妈！”，然后说，身后就是火生幺弟，他回
家看您来了。此时，老母亲起身，一瘸一
跛走到幺儿面前。仔细看，火生相貌与
他爹有几分相像。老母亲一边说这不是
在做梦吧，一边伸出瘦削的双手搂住幺
儿子的头，两眼流出泪花。她哭着道：

“死娃娃，30多年了您跑到哪里去了？我
以为见不到你了！今天看见你，我没有
遗憾了。”此刻，三嫂王德英和大哥邓明
亮、大嫂程启芳，站在一旁，相互打量。
兄长邓明亮两眼泪水长流。当天，二哥
邓明谦在县城参加林业员培训没有见
着。母子见面，话题又重提。母亲问他，
三十多年，和家人无联系，去了哪里，做
什么工作。邓火生回答，明日，向母亲、
哥嫂慢慢摆谈他的坎坷经历。

次日，在家人重逢的团圆饭桌上，
邓火生借助酒兴，回忆起他童年、少年、
中年的人生经历：

一、苦甜叠加的童年
1948年，养父辜伯勋到烹坝把他

接走后，他先到了康定。在那里，有吃有
住。辜伯勋无子，所以养父、养母对他疼
爱有加。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
后，养父又带他去了成都。1949年，成都
和平解放。1951年，养父因历史问题被
劳教。此时，他才知道养父是国民党二
十四军的一名军官。义父离开时，把他

托付给一位朋友代管代养。这家人有三
个孩子，每天吃饭，他不能上桌，只能吃
剩下的饭菜，如果剩得少，就吃不饱，挨
饿是常事。穿的，则只能穿那三个孩子
不穿的丢弃的旧破衣。晚上睡觉，就睡
地铺，一床破被盖陪伴了他七八年。每
天，他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将主人的
屎尿桶提去倒入公厕，接着扫地、擦地
板、洗碗。在别人家里，他就是一个多余
的人。一旦犯错，托管人就会揪他耳朵、
罚跪、用竹片打他手心，让他长记性。

当童工。长到13岁，托管人说他长
大了，难管，此外，吃白饭，供不起。于
是，托管人找到街道办给他找点事干。
街道办领导也同情他这个无家可归的
少年。于是，叫他到一家餐馆干杂工，只
供饭，不发工钱。从此，他不饿肚子也比
较自由。1960年7月3日，街道办介绍他
参加工作，月薪 12 元。他终于自食其
力，那年15岁。因为他聪明肯干，所以，
单位送他到成都市最有名、最大、最气
派的芙蓉餐厅培训。当两年学徒后，他
回到成都市红光酒店，当上了厨师，有
了用武之地。

二、去了毛主席曾最关心的地方
邓火生继续回忆：1965年11月，一

天单位召开“国家三线建设职工动员大
会”。领导说，从今年开始毛主席布置的
大三线建设马上开始。成都市委、市政
府领导动员全市财贸系统抽调一大批
优秀员工参加国家三线建设。散会后，
邓火生决心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
他对毛主席爱戴之心感动了单位领导，
在第一批抽调的300人中就有他。

1965年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
新南门浆洗街锣鼓喧天，成千上万成
都市民云集在街道两旁，邓火生胸戴
大红花，自带20多斤行李，衣兜里装着
户口和微薄积蓄，依序爬上解放牌新
车。车头保险杠和车箱两侧刷有“备
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
不称霸”“好人好马上三线”醒目标
语。车队出了城，沿川藏公路一路向
西，到了雅安，往南拐弯一路向前。第
二天，到了凉山州喜德县城。下车后，
邓火生紧跟先遣队沿泥泞崎岖的山路
爬坡、上坎、钻山沟，来到一个空旷的
无人区。有人住进席棚，他和队领导则
住进油毛毡房，里面没有家具。先遣队
安营扎寨下来后，领导向全体员工交
待任务和纪律。他记得有四点最重要：
一是到达喜德工区的第一天起，他们
就是“三线人”，国家的一名建设者；二
是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修筑千里成
昆线的30万军民筑路队伍做好后勤保
障；保证经过喜德全境的几万修路民工
不仅吃饱饭且吃得卫生，还要睡好觉；
力争早一天把铁路修通。三是保密，对
外写信、打电话、发电报一律以数字命
名某某信箱；四是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习
俗，谁违反，谁受处罚。邓火生说，他每
天做好民工的三餐大锅饭。在工地上，
渡过了尘土飞扬、干燥酷热、蚊虫肆虐
的艰苦日子。为国家三线建设“三通”中
的路先通流过汗，贡献了青春。

1970 年 7 月 1 日，从成都至昆明
1100公里铁路通车。邓火生从喜德调
到攀钢基地附近，市商业局五交化公司
职工伙食团。之后，在公司汽车队，河门
口中餐厅“五十一”建工机械化施工处
伙食团等单位当厨师、培训学徒，桃李
满天下。1981年，凉山州军分区上门接
他到西昌，为全州公社武装部长教导队
掌厨半个月。1982年，凉山军分区司令
员点名他为凉山州首届500人的农民运
动会主厨。凉山农民运动会一结束，他
回到阔别17年的成都。此时，他得知义
父已经去世，本能地思念生母、兄长。于
是，他从成都回到烹坝，通过儿时认识
的烹坝人寻亲，了解回老家的路怎么
走，原生家庭还有哪些亲人。这时，三哥
到烹坝找到了他。他终于见到了母亲，
并与三位兄长团聚。

酒桌上，大哥、二哥问邓火生啥叫
三线建设？邓火生说他也是调到攀枝花
市后，喝茶饮酒时听老革命们讲，才逐
渐明白。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
基于紧张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毛主席
提出三线建设。把中国沿海和边疆划为
一线；中间地带划为二线；后方（云、贵、
川、青）划为三线。攀枝花是全国三线建
设的重中之重。在这个地方国家建设一
个新的大型钢铁基地，改变我国工业布
局，以备战之需。全国400万建设者云集
到攀枝花市的崇山峻岭中，经过两代人
不屈不挠的奋斗，把攀枝花变成了中国
的钢铁之都，中国六大钢铁基地。邓火
生说，他是打通成昆铁路30万军民中的
一份子，他为此感到光荣、自豪。

追忆

75年前，当民主之光熠熠闪耀，新中国第一
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诞生时，圣洁甘孜树立
起民主政治的伟大丰碑。广袤的雪域大地欢欣雀
跃，庆祝这一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

45年前，沐浴民主之光，甘孜藏族自治州
人大常委会正式设立，高原之州从此挥毫书写
雪山脚下民主法治建设新的伟大篇章。人民当
家作主的铿锵之声，宛如震天号角响彻天宇。

而此时的我，还是一个刚踏进幼儿园小
班、无忧无虑、快乐成长的孩童……

二十载斗转星移，当我手提背包，踌躇满
志而又怯生生跨进您开启的大门之时，您已迈
进第八届履职征程。来时之路无法触摸，往后
余生一路相随。

甘孜州人大常委会——这个从陌生到熟
悉的名词，从此在我的人生字典里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使命

45岁，正值壮年，却因承载人民重托、肩负
时代使命，而似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您每走
一步都如履薄冰，每发一声都掷地有声。

从您的第一部单行条例到第一个五年普
法，从第一场宪法宣誓到第一次述职评议，从
第一次代表视察到第一场专题询问，从第一次
调查研究到第一次执法检查……无数个“第
一”铺就了您履职行权的漫漫长路，也赢得了
人民对您满满的信任与尊重。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群众期盼
的目光、百姓渴望的呼声，正是您前行的动力
与不懈的追求。

从城镇到乡村，从建筑工地到学校食堂，
从法规制定到生态保护，从经济发展到民生保
障……您牵挂的事项从未减少，您奔走的脚步
从未停歇。

雪山草原见证您的身影，江河深涧回响您
的关切。

45年春华秋实，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始终秉
持理想之光照亮履职之路，以奋斗姿态彰显制
度之美，以殚精竭虑保障人民权益，以守正创
新激发人大活力。

成长

在您的言传身教和阳光雨露下，我似一粒
平凡的种子，破土而出、开枝散叶。虽非参天大
树之材，却也努力向上、蓬勃生长。

从办公室秘书科到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从
机关党委到专门委员会，看似简单的履历，却
饱含二十余载的跋涉与历练。

仍记得当初撰写的散文化简报，被老领导
用红笔仔细修改的醒目笔迹；难忘那年人代
会，第一次紧张地宣读会议材料时，老领导鼓
励的眼神；仍记得首次筹备机关知识竞赛，领
导和同事们肯定的笑颜；难忘第一次主持“四
大家”“七一”联谊活动时，同事们一句贴心的
安慰缓解了心中的紧张与不安……

太多经历，总在紧张与局促中伴随着鼓励
与认可。

就这样，我们一次次褪去青涩，一点一滴
收获成长。

祝福

时光荏苒。
今天的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在历届领导和

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犹如一只羽翼丰满的大
鹏，张开巨大的翅膀守护这片祥瑞圣地的每一
个角落，倾听人民群众的每一种呼声。

从第八届到如今的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我们仿佛赶上一趟永不停歇、开往未来的列
车。在这里，我们遇见多少领导和同事，他们是
良师亦是益友，是故交也是知己。

可曾记得我们共同演出的小品？可曾忘记
一同下基层调研的经历？可曾想起备战省人大
运动会时的焦虑？可曾唱起我们共同喜爱的那
首歌曲？

在这里，我们相识相知，相聚又别离；彼此成
为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过往与最难忘的回忆。

在这里，我们实现自我价值，也收获珍贵
的友谊。

45载岁月砥砺，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必将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中共甘孜州委的坚强领导下，高
举旗帜、坚定信念，面向星辰大海，奋楫扬帆、
踏浪前行。

45载峥嵘岁月，甘孜人大人真诚祝福您：
45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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